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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花开
● 虢郭

风儿带着一丝寒意袁从桥的东侧袁像一个顽皮
的孩童袁一次次跑过来袁扑打着青石栏杆袁忽的袁又
掉转头袁喘着气袁震得河里的水也打起了一圈一圈
的细纹遥

宽宽的河道上袁 一簇一簇的芦苇早已风干了叶
子袁颀长的白茎袁顶着一条条鸿毛似的芦花袁在风中
跳着婀娜的舞姿遥芦苇之外袁是一片片狼尾巴一般的
蒿草袁发出沙沙的低鸣遥几乎断了线的河水时而隐匿
不见了踪迹袁时而又在低洼处聚起一个黑潭遥

河道两侧袁隐隐约约的河岸小路上袁一位看上
去十六七岁的少女袁 慢慢地走到河道的一个拐弯
处袁河水在拐弯处的下方形成一片蓝汪汪的水域遥
此时袁整个河道上阒无人迹袁她突然停了下来袁怔
怔地望着这汪碧水袁身子微微前倾着遥

时光仿佛静止了有半个钟头的样子遥 连风儿
也停止了顽皮袁屏住了呼吸袁静静地看着遥 一切的
物象都静止了袁似乎在期待着什么袁又似乎在担忧
着那可怕的爆发遥

她忽然转过头来袁弯下腰去袁脸儿似乎要贴住
了岸边的草丛袁似乎在搜寻什么遥

在她的目光尽头袁一丛碧绿的枝条上袁一瓣袁
只一瓣袁嫩黄的迎春花羞答答地绽放开来遥

泪水袁突然从她的眼眶里奔涌而出遥
野 爸袁老家的迎春花开了袁你在哪儿啊钥 女儿想

你啊浴 冶
这突然迸发的哭声袁 在寂寥的河谷里层层传

递开去遥 一只惊飞的青鸟袁带着清脆的叫声穿过黑
压压的桐树林袁瞬间消失在黄土岭的那边遥

一缕轻纱似的白雾袁 从黄土岭上悄悄升腾起
来袁瞬间就翻过了岭端遥 在亦真亦幻的白雾中袁一
名年轻的警官微笑着向她走来噎噎

一

1 981 年 2 月袁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临汝县陵头
乡毛寨村这个偏僻的山乡小村袁也日渐喧闹起来遥

村里传统的烧砖艺人刚刚过罢年袁 早已浑身
冒汗直痒痒袁巴望着砖厂早日点火开窑袁有人背着
铁犁牵着牛已经往地里春耕了遥 一个背靠土崖的
农家小院袁穿着补丁摞补丁衣服的程建阳袁背着草
篮刚刚跨进小院袁就被站在院子里的父亲叫住了遥

父亲双手接过儿子背上沉甸甸的牛草袁 把一
块汗津津的手巾递给他院野 来袁孩子袁擦擦汗袁你个
子小袁给你说了少割点草袁割多了背不动袁走到半
道想歇歇也歇不成袁 篮子放地上屁股再也撅不起
来遥你每次都割这么多袁将来非压得长不高不可浴 冶

野 不碍事袁爹袁我饭量大袁能吃袁有的是力气袁再
说袁我俩哥都开学了袁咱家没人割草袁家里的牛谁
管钥 我不割草谁割草钥 你也没空去割草袁地里的活
就够你干了遥 冶建阳擦擦脸上的汗水袁笑着说道遥

父亲笑着从屋里给建阳端过来一大碗红薯面

条袁面条里夹杂着一疙瘩一疙瘩的黑红薯叶子袁一
股蒜汁的辣香很快冲进了建阳的鼻子里遥

野 堂屋里的油罐里还有腥油袁去剜一疙瘩搅搅
吃更香遥 冶父亲慈爱地说遥

建阳突然明白了什么袁端着碗向屋里跑去遥
偏僻的乡村悄悄发生着变化袁村里跑运输尧搞

养殖尧赶会头的人家袁开始比着往家里添置家用电
器袁录音机尧电唱机尧黑白电视机渐渐多了起来遥

建阳弟兄三个都在上学袁开销大袁日子依旧过
得紧巴巴的遥 晚上写完作业袁建阳就会和二哥建国
一块到小伙伴家看电视遥 电视里正在播放连续剧
叶 便衣警察曳袁每晚两集遥

一天晚上袁 小伙伴们正在看电视袁 忽然停电
了遥野 咱去河边玩打仗吧浴 冶建阳提议说遥 小伙伴们
呼啦一下就出了屋子袁头顶弯月袁向村子东边的河
岸跑去遥

野 你想当啥人钥 冶小伙伴牛牤边跑边回头问建
阳遥

野 我想当警察浴 冶建阳紧紧追着牛牤遥
野 得了吧袁你看电视剧看迷了吧遥 咱今天要玩

的是捉汉奸袁不是警察捉小偷袁哪来的警察钥 要不
你演汉奸袁你透钻袁像汉奸浴 冶

野 我不当汉奸袁当汉奸到学校乱笑话袁丢死人
了袁你要真让我演汉奸袁今黑不跟你玩了遥 冶

二

一晃袁十年过去了遥 建阳已经长成了一个壮实
的小伙子袁在陵头高中上学了遥 大哥尧二哥已经考
上了大学袁跳出了农门遥 昔日欢腾的农家小院僻静
了许多遥

每年暑假袁 在外地上学的大哥尧 二哥回到家
里袁建阳都会和他们聊到半夜遥 尤其是见到在河南
省人民警察学校上学的二哥袁 穿着一身警服的样
子袁实在帅极了遥

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袁 榆树叶子耷拉着
脑袋袁 连街上平日里活蹦乱跳的狗都躲在了桥下
的阴凉地儿袁吐着舌头喘着粗气袁不知谁家的一头
母猪袁带着一群刚刚满月的猪娃袁在河边的污泥坑
里欢快地打着滚袁 一群苍蝇嗡嗡地缠绕着浑身泥
污的猪仔遥

建阳背着一个大包袱袁 怀里还抱着一大袋子
书袁汗水顺着脸淌到了袋子上袁背上没有包袱遮盖
住的地方袁汗衫湿漉漉的一大片黑遥 弯弯曲曲的柏
油路上空无一人袁 路面油浸浸的袁 似乎也在出着
汗遥 他望着桥下哗哗的流水袁忍不住把大袋子放到
了桥面上袁 又卸掉背上的包袱遥 他擦擦脸上的汗
水袁野 噔噔噔冶 跑到桥下袁 索性脱下几乎湿透的汗
衫袁 在河水里打着摆袁 把吸了河水的汗衫放到头
上袁清冽的河水霎时顺着头形成一圈的水帘遥

等建阳出现在村子里的时候袁 村民们头上搭

着湿透的手巾袁扛着锄头正往地里除草遥
野 建阳袁考试完回来了袁考得咋样钥 冶
野 考得还行袁估计能走吧遥 冶
野 看看人家弟兄仨袁建阳是老三袁再考上学袁这

弟兄仨都考上大学了袁将来他爹都该享福了遥 家里
孩子争气袁当老的脸上也有光啊浴 冶

建阳腼腆地一笑袁腿上似乎更有劲了袁三步两
步就到了家里遥

父亲正拿着锄头往外走袁看到儿子进来袁忙放
下锄头院野 阳袁考得咋样袁进城考了三天袁使得不轻
吧袁正暑伏天遥 你娘估摸着你该回来了袁饭给你在
煤火上炖着袁还专门做了一锅凉粉袁都在凉水里冰
着袁蒜汁都有袁你吃些饭袁再把凉粉调一碗吃吃袁去
去热气遥 冶

野 对了袁啥时候报志愿钥 你准备报啥志愿钥 冶父
亲走到门口袁又勾回头问道遥

野 一星期后考试题的答案才会出来袁还需要去
学校看答案估分袁然后报志愿遥 爹袁我觉得考得还
行袁想第一志愿报警校袁像我二哥一样袁将来当警
察遥 冶

野 中袁你看着办吧袁只要考得不赖袁报哪爹都愿
意浴 冶

开学的季节袁 汝州市陵头乡汽车站小小的院
落里挤满了前来坐车尧送行的人们遥 小商小贩推着
架子车尧脚蹬三轮车袁在人群里挤来挤去袁叫卖声
此起彼伏遥

野 孩子袁出门在外袁不比家里遥 一定要记着爹跟
你说的话袁要做好人尧办好事袁坏人一点也不能粘袁
坏事一点也不能做袁喝酒吸烟的事儿可不能学袁要
像个学生的样儿遥 咱家里在毛寨村是单门独户袁可
乡亲们没有小看咱一家袁也没有欺负过咱一家袁你
们弟兄仨上学袁 家里钱不够袁 乡亲们都借钱给咱
家遥 所以做人必须走正道袁将来有出息了袁要记着
乡亲们的好遥 冶

野 爹袁娘袁我记住了袁将来一定做一个好警察遥 冶

三

豫西袁百里煤海袁古城汝州遥野 两山夹一川冶的
独特地质构造袁为这里孕育出丰富的矿藏遥

这里是创业者的热土袁也是冒险家的乐园遥
这里每天都发生着许多可歌可泣尧 可爱可憎

的故事遥
遍地开花的小煤矿袁 让许多人富得流油的同

时袁也让利益纷争下的暗流涌动遥
2 000 年春节过后袁 仿佛潘多拉魔盒被突然打

开一样袁这个昔日富裕的山乡变得不平稳起来遥
夜幕降临袁在山道的偏僻处袁一束束手电筒的

灯光袁仿佛一只只幽灵游来游去遥 每周都有一两起
抢劫的案件发生遥 一向胆大的山民再也不敢走夜
路了袁 就连在煤矿上班的民工晚上下班回家都要
结队而行袁口袋里不敢装一分钱遥 尽管这样袁依然
有倒霉的人袁被野 贼不放空冶的山贼打个鼻青脸肿遥

不知不觉袁从警校毕业的程建阳袁分到蟒川派
出所已经 4 个年头了遥

每天骑着摩托车在山沟里跑来跑去的程建

阳袁早已习惯了山里分不清东南西北来路的大风袁
也习惯了与看着憨厚心里奸诈的各路野 英雄豪杰冶
打交道遥

深秋的一天袁刚刚回到所里的程建阳袁还没来
得及喝上一口茶袁忽然听到院子里野 噔噔噔冶跑过
来一个人遥 天气已经不热了袁他却跑得满头大汗袁
似乎有重要案情遥

看到对方着急上火的样子袁 程建阳赶忙把他
让进屋里遥 对方上气不接下气说出了三个字院野 枪浴
有枪浴 冶

这个人之前因为一个治安案件被程建阳处理

过遥 看到他如此惊慌袁又说出野 有枪冶两个字袁程建
阳急忙让他坐下来袁缓缓气再说遥

在他前言不搭后语的陈述中袁 程建阳终于问
清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浴

真的有枪浴
枪袁就在报案者的一个老乡身上袁老乡曾经是

一名拦路抢劫犯浴
随时有可能发生新的案件浴
事不迟疑袁 程建阳马上带着报案人奔向嫌疑

人藏身的地方遥
在村里见到嫌疑人袁还没走到跟前袁嫌疑人一

看到陌生人往前凑袁撒腿就跑遥 程建阳急了袁飞身
上前袁一下子就将对方结结实实地按倒在地上遥

一场虚惊袁对方身上根本没有枪浴

四

刚刚打掉了在山道上拦路抢劫的小团伙袁这
就又来了一帮野 吃霸王餐冶的公子哥遥

蟒川街上出现黑帮了浴
好事不出门袁坏事传千里遥 一时间传得神乎其

神院都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袁天不怕地不怕袁多是
煤矿老板的公子袁玩的就是任性遥 到哪个店去袁呼
啦一下就进去六七个袁吃了饭一抹嘴就走曰到商店
里袁看上啥拿起就走袁店老板敢吱一声袁轻则挨顿
骂袁重则店被砸袁天天遭到骚扰遥

一些店主忍气吞声袁 一些店主则偷偷来到派
出所报了案遥
这个黑帮神出鬼没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袁做了

案一窝蜂就没影了遥 冷不丁袁就又冒了出来遥
派出所悄悄成立了一个专案组遥
所里的指导员魏迎涛是组长袁 组员除了民警

黄占伟袁还有程建阳遥
专案组深入各个门店调查袁 谁知竟然扑了个

空遥面对民警的询问袁店主们三缄其口遥原来袁这个

黑帮的成员都是当地的浪荡公子袁 与店主都是三
里五村的乡亲袁抬头不见低头见袁店主们不敢得罪
他们袁怕晚上遭到黑砖头遥

三名民警商量后袁 决定改变上门找证据的办
法袁通过电话联系深受其害的店主袁采取单独秘密
会见的方式袁慢慢搜集犯罪嫌疑人的违法证据遥

店主们看到专案组对此案如此重视袁 开始相
信这伙黑帮的末日到了袁 一个个受害故事进入了
询问笔录遥

几个月后袁这伙在蟒川街横行一时的野 吃霸王
餐冶 黑帮成员悉数落入法网遥 一些店主购买了鞭
炮袁来到派出所院里袁像过年一样袁庆祝不法分子
受到依法打击遥

五

秋天袁不知不觉就来了遥
地处汝州南部山区的蟒川袁 同中国北方的许

多乡村一样袁在迎接着又一个丰收季节的到来遥
在无边无际的绿色重重包围之中袁 一个被围

墙圈起来的地方袁却不协调地呈现出一片黑色袁仿
佛在一幅以绿色为基调的图画上袁 突然倒翻了一
瓶墨汁遥 透过那高高竖立的井架和小山一般的煤
堆尧矸石堆袁我们猜到这是一个产煤的矿井遥

而当你走近一看才发现袁高高的井架上袁火车
轮一样的天轮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飞转袁 连那井架
上的探照灯也瞎了眼遥 从绞车房伸过来的两根粗
大的钢丝绳袁 也停止了上下的摆动袁 静静地绷直
着遥 矿区一片寂静袁偶尔从矿工宿舍楼传来一两句
声嘶力竭的吼歌遥

地里刚刚鼓起野 蛤蟆泡冶的玉米棒子一个晚上
少了几十穗袁红薯秧子突然就蔫了袁扒开一看袁原
来是鸡蛋粗的红薯被扒跑了袁田间地头袁刚刚结籽
的花生棵被扔得乱七八糟遥 田野里飘动着一种不
安的气氛遥

山里野猪多袁会叼树上果子的乌鸦尧喜鹊多袁
成群结队偷吃谷子穗的麻雀多遥 可这些祸害庄稼
的鸟兽年年都有袁 村民们每年都要在地里扎上稻
草人驱赶夺食的鸟儿袁有时候还要在半夜敲着锣尧
拿着长棍去轰赶野猪遥 在这样来来往往的驱赶中袁
虽然仍免不了有庄稼被鸟兽们祸害一部分遥 但像
今年这样被祸害得如此狼藉的袁从来没有过遥

这天袁村民张老片又来到地里看管庄稼遥 他走
到玉米地边袁看到有几棵玉米被趟得东倒西歪袁马
上心里的无名之火就噌噌冒了出来遥野 野猪拱地里
了吧袁这挨千刀的野猪浴 冶

他急忙顺着田垄往玉米地深处走去遥 他越走越
奇怪袁地上竟然没有一个野猪蹄子印袁倒是一排比人
的脚印大的脚印歪歪斜斜往地里延伸遥 他顺着脚印
继续往里面寻找袁眼前的一幕顿时让他惊呆了浴在玉
米地的中央袁竟然有一大片玉米棵没有了玉米棒子袁
只剩下孤零零青色的玉米棵长在那里遥

愤怒中的张老片袁 像领地被侵占了的一头雄
狮袁在庄稼地里转了一大圈袁发现玉米棒子一夜之
间少了一百多穗遥 明显不是野猪糟蹋的袁玉米棵还
好好长在那儿袁 玉米穗都是从根部齐刷刷被掰掉
的遥 若是野猪哪有这么高的智商钥

张老片第一个想到的是有人偷玉米了遥 他仔
细看了看地上的脚印袁又不像是人的脚印袁明显比
人的脚印大袁难道钥 想到这儿袁他的脑袋里嗡的一
下袁赶紧就离开了庄稼地遥

张老片在山林里发现野人的消息不胫而走遥
更有甚者袁传说不止一个野人袁至少有四五个野人
曾经结伴来偷吃庄稼遥

消息越传越邪乎袁 村民们眼看着地里的庄稼
越糟蹋越严重袁也不敢吭声遥

偏偏村里有个叫尾巴的大胆村民不信这个

邪院野 都啥年月了袁咱这又不是深山老林袁还能存住
这玩意钥 冶

这天下午袁 尾巴掂着一根顶端削尖了的铁棍
悄悄就去了山坳间的庄稼地里遥 别看尾巴说话大
大咧咧的袁他心里可有数了遥 到了地里袁他往地边
的荆树林一蹲袁静等着那群野人出现遥 到了五六点
的时候袁百无聊赖的尾巴轻轻驱赶着蚊蝇袁眼睛和
耳朵警惕地搜寻着周围的动静遥 忽然袁从不远处的
小路上传来呼啦呼啦走路的声音遥

野 这老百姓自己吓自己袁 说发现有野人偷庄
稼袁没人来地里看庄稼了遥 冶

野 没人来最好袁他们不敢来袁咱敢来袁偷点他们
的庄稼袁也能混口饭吃了遥 冶

听声音袁似乎是两个人遥 那声音越来越近袁尾
巴看清楚了袁是两个穿着藏青色劳动制服的人袁每
人夹着一个大化肥袋子袁 手里还扛着一把短柄的
铁锨遥 尾巴一看就笑了袁 这不是矿上的外地矿工
吗钥 原来袁偷庄稼的不是什么野人袁而是他们这些
小偷浴

只见这两个人来到一块红薯地边袁 一屁股坐
在草地上袁从身上掏出几块脏兮兮的毛巾来袁慢慢
地缠在黄色的运动鞋上袁 在毛巾外还绑上一圈圈
炮丝袁然后才大摇大摆朝地里走去遥 旁若无人地挖
起地里的红薯来遥

尾巴等他们每人挖了半袋子红薯袁 就悄悄跟
在他们身后袁一直跟到矿口袁才折回村里遥

回到村里袁尾巴不敢停留袁急忙去了村干部家
噎噎

野 打架了袁打群架了袁要死人了袁派出所赶紧过
来看看吧浴 冶正在值班的程建阳听到村民打来的电
话袁急忙往出事的矿井跑遥

煤矿大院里一片混乱袁叫骂声不绝于耳袁镢头尧
耙子尧铁锨尧钢管尧钢筋尧粗木条袁在空中挥舞着遥

矿工一方袁有百十号人袁前面摆着一溜井下掘
进用的炸药包袁 有人蹲在后面抱着电打火的放炮

器曰村民一方袁有二三百人袁人人手里拿着家伙袁甚
至还有人拿着打兔子用的猎枪遥 双方都用最恶毒
的粗话相互诅咒遥 骂着骂着袁双方队伍越靠越近遥

几百人的群架一触即发浴
程建阳野 呼冶一下就冲到了双方中间袁平日里笑

眯眯的他也不知道哪来的虎劲院野 你们这是要干什
么钥 有啥解不开的仇钥 非要把对方置于死地钥 死一
个人袁你们能担待得起吗钥还有没有国法钥死一个人
能解决问题吗钥 打伤打死了人袁家里人还活吗钥 冶

听到程建阳的一阵断喝袁 吵得一锅粥的人群
马上静了下来遥

野 你们中的好多人都认识我程建阳吧遥 今天有
不认识的袁我再说一下袁我是蟒川派出所的民警程
建阳遥 平日里和我打过交道的乡亲们都知道我是
啥人袁我这人不管你是谁袁只要有理我就支持袁没
理谁来说情也不中遥 今天这个事袁不管啥原因引起
的袁只要聚在一起打群架就是违法的袁有理的这样
弄也会变成没理袁没理的要罪加一等浴 如果大家相
信我袁就去派出所坐下来好好说理遥 我一定给大家
一个依法处理的结果浴 大伙说行不行钥 冶程建阳有
理有据的一番话袁让大伙的情绪缓和下来遥

汝州市公安局也派出大批警力赶到了现场遥
趁着这股劲袁 程建阳与同事们一道将矿工们全部
劝退进入宿舍袁并将宿舍上了锁袁告诉他们事情没
有说清楚之前一个也不能出来遥

接着袁又找到村里的书记尧村主任袁讲国家的
发展经济政策袁讲如何支持地方企业发展遥 找到矿
长袁 讲如何搞好矿群关系袁 如何抓好矿上安全管
理遥 一番掏心窝子的话袁终于问清了事情的缘由遥

原来袁矿上形势不好袁外地来的矿工长期发不
下来工资袁没啥吃袁又回不去家袁只好出来偷村民
的庄稼勉强度日遥

听到这儿袁程建阳的心里很不是滋味遥他与矿上
一道想办法袁摆脱眼前的危机袁一趟一趟往矿上跑遥

六

野 建阳哥调走了钥 冶
野 啥时候的事儿钥 我咋不知道钥 冶
野 走了一个多月了浴 冶
野 唉袁几天没来派出所袁建阳哥可调走了遥 好人

啊袁这咋说调走就调走了遥 以后来派出所办事袁可
没有熟人了呀!冶

2001 年 9 月的一天袁 蟒川派出所门口站着两
个人袁山虎和二瓜袁之前因野 大法不犯尧小犯不断冶
被处理过的两个问题青年遥

野 当时建阳哥去逮我袁我都没防备袁不知道咋
着可到我跟前了袁 一下就把我按翻了袁 就没有反
挣遥 不过后来从拘留所出来袁建阳哥对咱真不赖袁
抽空都来找我袁教育我好好做人袁还跑着给我找事
干遥 想不到袁一来二去袁都成了好伙计遥 冶

野 你这是啥伙计袁你是赖皮袁人家是民警袁你还
跟人家是伙计袁人家认你不认袁人家认你了袁那可
不是警匪一家嘛浴 冶

野 别的不敢说袁我知道建阳哥对我可是真心实
意的袁没有一点看不起人的样子遥 去我家里袁从没
空过手遥 闲了袁还请我一起坐坐袁喝两杯袁这能是假
的吗钥 建阳哥说过袁人这一生都会犯迷糊办点差屁
事袁只要能知错就改袁就是好人遥 冶

野 听说建阳哥调到公安局机关了袁看来是升职
了袁咱有空进城找他喝酒去浴 冶

七

201 8 年 4 月袁汝州市区袁淅沥沥的春雨下个不
停袁车水马龙的大街一下子空旷了许多袁行人打着
雨伞在树荫下匆匆赶路遥

一辆车子停在双拥路中段的一家修车行袁车
上走下来一位裤腿上沾满了黄泥巴的中年男子遥
他一身朴素的打扮袁像一名进城来办事的村干部袁
又像一位刚刚从工地赶过来的包工头遥

他熄了车子的火袁径直朝修车行走来遥
修车行的老板听到车子熄火的声音后袁 不自

觉地笑了笑袁心想院野 发动机的滤芯该清了袁下雨天
还过来修车子袁看样子对方是一个有钱的主儿袁得
伺候好一点了遥 冶

中年男子走到修车行老板跟前袁 微笑着说院
野 老板袁给看一下吧袁是不是发动机有问题袁老是感
觉车可没劲遥 赶紧修修袁一天也不敢耽误袁单位的
事儿太多了遥 冶

修车行老板二话没说袁让员工倒来一杯开水袁
打开车门袁打着火袁一看仪表盘袁扑哧一声笑了院

野 这位老板袁你是干啥的袁不是镇长吧袁咋一年能跑
五六万公里钥 你是承包工程的钥 还是挖矿山的钥 冶

中年男子笑笑说院野 我哪有那本事袁 就是在单
位上班的袁经常出差浴 冶

修车行老板狐疑地笑笑袁 扭头招呼员工把车
子开到店内的修车架上遥

中年男子也笑了笑袁 似乎非常惬意地坐在了
皮沙发上袁很快打起呼噜来噎噎

忽然手机响了袁蟒川的一个朋友袁一个很多年
前被他处理过的朋友打过来的遥

他一接电话袁 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哭哭啼啼的
声音院野 程队长袁我是虽营的家里人啊袁虽营你还记得
吧袁蟒川核桃园的遥 俺实在是没法了袁才给你打电话
的袁俺当家的得脑溢血了袁救护车正拉着进城呢袁我
现在也不知道咋办了遥城里没一个熟人袁他该去哪个
医院钥 去哪科钥 哪个大夫中钥 只好问你了浴 冶

野 嫂子你别急袁先让救护车走着袁我马上联系
医院的朋友袁找最好的医生给他治袁你一定冷静袁
我联系好后给你打过去袁在医院等着你们浴 冶

20 分钟后袁程建阳已经等候在医院门口了遥

虽营的命救回来了袁 却留下了走路不便的后
遗症遥

从那年起袁 程建阳一有空就会想起这个很讲
义气的老哥哥遥 当初他和别人发生矛盾袁程建阳闻
讯后袁很快跑到现场平息了事端遥 从此袁就和他结
成了朋友遥

逢年过节袁程建阳总会去看看这位老哥哥遥 后
来袁老哥哥去世了袁程建阳专门回到蟒川送他最后
一程遥

八

2020 年春节前夕袁当家家户户都在包着饺子袁
准备迎接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的时候遥 忽然袁一辆
辆警车开始在大街巡逻起来袁 一个个高音喇叭在
村委会的房顶叫唤起来遥

这突然而至的疫魔袁仿佛故意要搅局似的袁偏
偏选在这个时候登临人间袁许多人一时蒙圈了遥

车水马龙的大街一下子冷清下来袁 仿佛一阵
黑旋风袁刮走了人间的一切遥

这是 2 020 年 1 月 2 8 日上午袁坐在市公安局七
楼办公室电脑旁的程建阳盯着电脑上的数据袁旁
边放着一本台历尧一本工作日志尧一部电话遥

他翻看着自己的工作日志袁不知想到了什么袁
俯下身子袁忙着记录起来遥

自从 1 月 23 日主动请缨到局里值主班以来袁
他已经 6 天都吃住在办公室遥

1 月 2 3 日袁大年初一早上袁正在值班的他突然
接到妻子任红霞的电话袁让他回家吃饺子遥他交代完
工作后袁匆匆赶回家里袁妻子已经把煮好的热腾腾的
饺子端到了桌子上袁 一家人都在等着他回来吃难得
的一次团圆饺子遥想着疫情期间值班不能耽误工作袁
他匆匆扒了一碗饺子袁又匆匆赶回了办公室遥

想到这儿袁程建阳微微笑了一下遥 那天早上临
走时袁他还去卧室里看了看正熟睡的儿子袁小家伙
睡梦中还在笑呢遥 他忍不住偷偷亲了一下孩子袁孩
子可能被他的胡茬扎到了袁动了动身子袁他赶紧退
出了卧室遥

他想起 1 月 2 6日在局里开疫情防控会议袁全局
进入战时状态遥他正在记笔记呢袁旁边的同事提醒他
说院野 程队袁你脸色不太好呀袁啥情况钥 冶他还笑笑说院
野 没啥事袁在局里值班袁可能没睡好袁睡一觉就好了遥 冶

1 月 2 8 日晚 1 1 时许袁接到丈夫程建阳的求救
电话袁任红霞一下子慌了神遥

丈夫在电话里的话语从来没有这样苍白无力

过遥 任红霞赶紧给程建阳的同事打电话询问情况袁
并向亲属们求助噎噎

1 月 30 日下午 3 时 50 分袁4 5 岁的程建阳经抢
救无效因公殉职袁离开了日夜相伴的战友袁离开了
亲爱的家人和年幼的两个孩子噎噎

九

办公桌上放着一本书尧一本打开的笔记本袁旁边
放着一顶警帽袁椅子的靠背上还挂着他的棉警服遥

这是程建阳留给同事们的最后印记遥
事发后袁 同事们含着热泪在他的办公室整理

他的遗物时袁 发现了整整齐齐放在纸箱子里的 1 7
本工作日记和一摞厚厚的荣誉证书遥

野 警察就是战士袁 战士只有倒在自己的战位
上袁才是最好的归宿遥 冶这是程建阳个人工作总结
中的一句话遥 这句话袁也成为他 23 年警营生涯最
生动的写照遥

从警 2 3 年来袁他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尧受到
嘉奖多次袁荣获野 优秀人民警察冶野 先进工作者冶野 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冶等荣誉称号袁多次受到汝州市尧
平顶山市党委政府和省公安厅的表彰遥 201 7 年 9
月袁程建阳被中共河南省委授予野 人民满意的政法
干警冶荣誉称号遥

这就是这颗野 螺丝钉冶最闪亮的光遥
野 他就是太累了袁从大年三十去局里工作到病

倒和去世袁 只有大年初一早上和我们吃了一顿饺
子遥 冶在程建阳灵前袁任红霞悲泣如雨遥

2 月 1 1 日袁追授程建阳同志全国公安系统二级
英模命名表彰仪式在我市公安局举行袁 河南省公安
厅党委委员尧副厅长尧政治部主任高万象袁平顶山市
委常委尧政法委书记邓志辉参加袁平顶山市副市长刘
江主持遥 表彰仪式上宣读了公安部追授程建阳同志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荣誉称号的命令和省公安厅

党委开展向程建阳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遥
3 月 2 0 日上午袁 平顶山市红十字会受上海西

域集团委托为英模程建阳家属捐款 1 0 万元仪式
在市公安局举行遥 平顶山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洪毅袁
平顶山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何荣伟袁 汝州市政
府党组成员尧公安局局长祁明安袁汝州市公安局党
委委员尧 政治处主任张瑞伟及相关科室民警代表
参加捐赠仪式噎噎

十

野 爸爸袁迎春花开了袁你看到了吗钥 冶
野 稚懿袁我的乖女儿袁爸爸看到了袁这是咱老家

咱汝州开得最早的花遥 冶
野 爸爸袁我好想你浴 我现在知道了袁你虽然很忙袁

很少和我们在一起袁但你就是我心中的偶像遥我将来
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民警察浴 冶

野 好女儿袁好好听妈妈的话袁照顾好弟弟遥 爸爸
有你们袁感到骄傲浴 爸爸太累了袁好好睡一觉袁等到
明年迎春花开时袁爸爸就会回来的噎噎冶

一阵和煦的风儿吹来袁 一只只彩蝶围绕着少
女翩翩起舞遥 那少女猛然看到袁河岸的迎春花正一
朵朵怒放开来遥


